
《一家子儿咕咕叫》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导演詹京霖致辞。图：金马奖执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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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59届金马奖的评审团主席，许鞍华最终将压轴大奖“最佳剧情片”颁给了一日之前刚刚上映的《一家

隔海看第59届金马奖：金马的岛屿化，地缘政治与艺术指标怎样融合？

论及投票焦灼，59届金马奖是有史以来在各个环节最为焦灼的一届。

第59届金马奖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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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儿咕咕叫》，其冷门程度，大概也只有2013年《爸妈不在家》击败《一代宗师》可以媲美。由于本届依

然是小年片荒，那部2020年柏林首映且早已资源外流的港产片《智齿》作为唯一一部有着国际水准的华语

片，就成了唯一的品质保证。金马奖的“最终决断”，正是发生在这两部影片之间，按照事后公布的投票数

据，《一家子儿咕咕叫》以“九比八”的票数险胜《智齿》。

“九比八” 


论及投票焦灼，59届金马奖是有史以来在各个环节最为焦灼的一届，在各个奖项环节都出现了“九比八”一

票决胜的场面，在最佳导演环节，陈洁瑶九比八胜郑保瑞；最佳女主角环节，张艾嘉九比八胜刘雅瑟；最

佳动作设计环节，许芳宜九比八胜黄伟亮。

在这些“九比八”中，《智齿》都是最终的受害者，虽然它提名最多（14项）且获奖最多（4项），但仔细

看看，《智齿》拿到的不过是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美术设计、最佳视觉效果几个技术类的奖

项。这种技术完胜，乃至技术扶贫是港产片为金马奖兜底的颜面所在，比如说就摄影而言，谁能赶得上郑

兆强《智齿》中那个楼梯旋转俯拍；就编剧而言，谁能及得上银河笔杆子欧健儿；论及视觉和美术，谁能

比得上《智齿》那不夜城的梦魇式建造。

这几个技术奖，基本都近乎全票通过，然而其他几个奖项环节的“八比九”证明了金马奖评审团内部的一种

极端分裂：一派重视客观上的品质；一派重视立场上的现实，并且各不相让。我们当然很难知悉现场是如

何争吵的，但《智齿》痛失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肯定是照顾了一种“能给台湾片就尽量给

台湾片”的在地原则。

金马奖有那么小气吗？这么说定然未必，但金马奖意气用事则必然是真的，《智齿》八比九失利有一个客

观原因，那就是《智齿》剧组近乎全员缺席，仅以监制之一谢国豪代领奖项，感谢词尤其言简意赅，近乎

敷衍，看得出许多《智齿》的幕后工作者是既不想放弃金马奖这个残羹冷炙，又怀揣着继续北上揾食的念

头。



《智齿》部分制作团队出席金马奖颁奖典礼。图：金马奖 Facebook

刚刚荣获金像奖影后的刘雅瑟是大陆人，自然因为政策原因来不了，如果她来了大概就没张艾嘉什么份

了；香港主创不来属于“用脚投票”，但更让人玩味的一个事实是，这部拍摄了《智齿》的导演郑保瑞先

生，目前正在筹拍统战片《澎湖海战》，反手间就成为了台湾的“文化敌人”，这种“啼笑皆非”的现实自然

意味着很多人即便赞同《智齿》的品质，也不愿意把奖给郑保瑞、给《智齿》，甚至在最佳动作设计环节

都用许芳宜顶了包。这些“八比九”虽然看起来是“体面落败”，但也明显能看出金马奖对主流港片和主流港

星的一丝芥蒂，也让孤身坐在会场的主演之一的李淳显得特别孤独。

这不是唯有的“九比八”的例子，在最佳纪录片环节，《九枪》九比八胜《尘默呼吸》；最佳女配角环节，

林詹珍妹九比八胜杨丽音；最佳记录短片环节，《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九比八胜《庭中有奇树》。本届票

数焦灼的奖项接近十位数，但未能产生一个“双黄蛋”，证明骑墙共荣的时代已经结束。金马奖不想再看谁

的面子，恐怕也是目前政治格局的高压所引发的一片激烈决断。

鸟的隐喻 


《一家子儿咕咕叫》战胜《智齿》有形势上的原因，但以许鞍华来说，这个奖颁得似乎也没毛病，这部影

片带着一定的学院派气息，和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这类影片同属一脉。台湾评委也能接受，因为

它延续了近年来比较标志性的由钟孟宏、赵德胤等人奠基的“阴冷写实主义”，而且还拥有游安顺、杨丽音

两位台湾新电影的前辈演员压阵，对于新电影40周年来说，它基本上照顾到了各方面的感受。

如果不是许鞍华而是台湾电影人做评审团主席，那么最佳剧情片有可能会给《哈勇家》，这就是一个“民粹

到底”的选项，符合蔡英文激进文化政治的一概作风。目前《哈勇家》已经确系代表台湾“申奥”，已然将其

变成了自我彰显的“民族特色”，但从许鞍华和诸位前辈行家的判断来看，它的品质定然与《一家子儿咕咕

叫》及《智齿》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给一个暧昧不明的“最佳导演”，可能也是一种表彰孤勇的态度。



再回到詹京霖，他虽然比原住民出身的陈洁瑶更年轻一些，但身为一名学者教授且有着十年长短片经验，

其影像感和架构能力方面应该要好一些。《一家子儿咕咕叫》聚焦的是一个以赛鸽而苦苦挣扎的家庭：老

人病弱体衰、儿子失踪、女儿躁动、经济拮据……这一家人被困在一所房子里，难道不正是现实世界的一

个最典型的隐喻吗？

《一家子儿咕咕叫》电影剧照。网上图片

据悉影片制作漫长，从疫情前跨越到疫情后，那么它自身的苦闷也形成了对疫情的反思，很明显这一家子

就是万千华人家庭的缩影，“一家子儿咕咕叫”便是因各种各样的清零和隔离政策导致的生存危机，是一种

衰微无力的喊叫。隔离政策在中国大陆变本加厉，但在台湾也不轻松，比如亲临颁奖典礼颁发最佳导演的

罗卓瑶女士就吐槽自己“刚刚被放出来”。

《一家子儿咕咕叫》作为一种情境，自然可以和《尘默呼吸》《窄路微尘》《白日青春》《九枪》《一边

星星 一边海浪》等织成一张图，它们全部是关乎时下的生存问题。这些影片以一种学院性的、记录乃至论

文性的质感来书写（虽然话题普遍高于品质），已经成为台港电影近几年的一个系统迹象（港片的标志性

作品则是《浊水漂流》），但在中国大陆却成为一个书写的禁区。



黄秋生的嬉戏 


作为一个已经无法上中国大陆媒体的人物，黄秋生的一生可谓是一部“政治剧”的反覆重写。港英时代他是

左派，崇拜毛泽东，还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演了甘神父；97之后他一度是“爱国艺人”，还接演主旋

律影视剧。到2014年他终于亮出“真身”，从“雨伞革命”到“反送中”，以自己奇异的秉性走上了与众不同的

“阴阳路”。

如今大陆封杀，香港工业冷待，腹背受敌的黄秋生由面临生父和私生子的家庭认同难题，片约不够生活掣

肘，让他的职业生涯划出一条从低成本三级片到主流电影再到新导演处女作的奇怪弧线。59届金马奖之

前，他三获最佳男配角，是该环节的记录保持者，此次终于封帝，从原则上来说毫无问题，但本届的争议

不在于获奖的问题，而是出自他在颁奖礼上的诸多奇怪言论。



黄秋生凭《白日青春》中的角色夺得今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领奖时特别带同电影中的童星林诺（Sahal Zaman）一起上台。图：
金马奖执委会提供

黄秋生拥着《白日青春》的男配角，巴基斯坦的男孩林诺（Sahal Zaman）上台领奖，似乎是在回击媒体

对他私生子问题的大肆报道；而抛开这个不说，他关于行李箱和买书（输）的话也说得极其隐晦，以前是

“空箱子”，指的是当台湾为旅游地，而今是“满箱子”，指的就无疑是拿到“就业金卡”定居了。至于他说母

亲不在了，则不知道指的是港英、香港还是中国大陆。

台湾给他生存空间，金马奖也待他不薄，称其为“演技的圣经”。黄秋生一身波西米亚式的嬉戏装束，或许

能映射他此刻对自身的荒诞认同——他和杜汶泽不一样，杜汶泽还想集约资源在台湾“搞场大的”，有其雄

心壮志；但黄秋生最多是衰老的千里马，顶着刺头之名，已经沦为各种台港新导演的进阶吉祥物。从《沦

落人》到《白日青春》，这些底层角色对黄秋生毫无难度，甚至是模式化的“量化生产”，而黄秋生就算一

百个不甘愿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演技扶贫选项”，以自己的演技增加这些处女作的参奖重量，自己也有提名

获奖的足够空间，以这样卑微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双赢”。

黄秋生在颁奖最后感谢莫名其妙的空气，似乎是有些说不得的话，这一点可以参考55届的傅榆。但重复过

往既无新意，也不想给金马再添乱，这样一场点到即止的演技派嬉戏还是非常符合他的秉性和作风。

环大陆法则 


前面说的傅榆当然是金马奖历史拐点上的关键人物，这里翻旧账毫无意义，问题是反思两岸割席后金马



前面说的傅榆当然是金马奖历史拐点上的关键人物，这里翻旧账毫无意义，问题是反思两岸割席后金马

奖、华语电影以及华语文化的未来。就金马奖来说，避免公开谈论政治自然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何已经去

世的法国导演高达强烈批判康城／坎城请泽连斯基到电影节发言——哪怕俄国做的再错，这些政治宣言也

不应该摆到电影节的台面来。

而随着中共领导人的连任，台海危机的加重，台湾文化人或者电影人自然要居安思危了。大陆人的割裂、

香港主流影人的缺席，这些位置应该由谁来填充，是泛东亚泛东南亚吗？我们确实在提名单中看到了大陆

的同性恋短片、台湾本地一如既往的原住民题材、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劳工和难民问题，当然还有新

疆地区的学生入学问题，将人权类型摆上台面，潜台词是一种微妙的地缘政治，这自然是不错的选择，但

这些问题选项如何与金马奖一项坚持的艺术指标融合起来，又是个巨大的认识难题。

毕竟只有构造一种“文化共同体”，才能全方位缔造金马奖的影响力，从1997年开始，金马奖将自己定位为

大华语地区的国际奖项，无论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其他国家的电影只要符合非常低的标准都可以参选参

评，期间尤其是大陆电影注入了极强的动力，也同步推动了大陆独立电影的发展。然而今天的问题是，“大

华语电影”的风潮早已过去，民粹电影的风潮则从2008年《海角七号》之后日趋强盛。

《海角七号》电影剧照。网上图片

这一足迹，基本上走向了“新电影”的反面，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王童之所以成为台湾电影名牌，在



于它们保留着中华大历史的反思框架，能够从时间土壤中汲取文化厚度和力量。而如今，台湾电影日趋民

粹化，在十余年里过多强调在地原则，终于导致今天的电影思维狭隘、影响不足的现实。说的难听一些，

台湾电影现在日趋岛屿化，斩断脐带且固步自封。

除了大年小年的偶然之外，肉眼可见的衰退是今年的提名片都很难激发观众观看的愿望（哪怕是台湾观众

的愿望），这些影片基本上只能“岛内上映”，其他地方基本见不到，日渐沦为一种“孤岛电影”。它们失去

了那种大华语范围内共鸣的力量，虽说这种“向内收”是在以反中的名义急于跳脱存在语境，但也并非明智

之举，任其自然流变，台湾文化会像菲律宾、马来西亚一样岛屿化，而金马奖也会日渐变成脱离大华语背

景的岛屿颁奖礼。

从日趋走低的金马奖颁奖礼来看，行之有效的原则是重塑大华语的精神文化圈，而非将民粹实现到底，是

统合世界华人的心灵寄托而非孤愤行事。香港工业似乎不会往这个台子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外辐射无

用，至少在中国大陆政府极力拉低文化智商的同时，台湾电影更应该坚守阵地。

台湾电影的未来 


作为台湾电影的大姐大，张艾嘉在颁奖典礼上的话又成了媒体头条，她是这样说的：“我们讲的是消失和转

变，霓虹灯曾经是香港最灿烂的一个标志，可是它被LED取代了。我心中感到很感叹，我真的很怕电影会

被小银幕取代。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

张艾嘉讲这段话的时候必然五味杂陈，虽然我们不宜对此过度延伸解读，但一个真实的历史确实是一种“消

退”，或许并非电影的消退，而是电影潜能的消退。如果霓虹灯代表辉煌时代的港产片，那么LED莫如说是

今天营养日乏的合拍片；如果电影曾经是普遍的娱乐艺术，那么大陆影院影业无疑都到了历史冰点；再加

上短视频和游戏的泛滥，电影确实已经失去了文化优势。



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奖者张艾嘉。图：金马奖执委会提供

作为过来人，张艾嘉自然看到台湾电影自身的退化，新电影精神不再，侯孝贤因身体原因长期蛰伏，新导

演难成大器。年长一辈中，张作骥还获得本届提名，但存在感为零证明他的巅峰早已远去；年青一代里，

人们大概也很难寄望詹京霖陈洁瑶这样的学者和原住民作者（何况他们也不年轻了）。是枝裕和与黑木瞳

的驾临，似乎是给舞台添光不少，但也是看在市场和侯孝贤的名望，一旦市场衰退元老不在了，台湾金马

奖对周围邻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下降。

依靠环大陆异见议题可能是一个招数，这几年金马奖的纪录单元都一直在吸纳港产的政治纪录片，以去年

的《时代革命》为舆论高潮。但这对台湾电影本身也于事无补，生存共鸣的原则仍在于内部挖潜，就此来

说，这届金马奖最值得表扬的应该是长期作为“污点艺人”而蛰伏的柯震东。他曾经在商业电影（《那些

年》《小时代》）和艺术电影（《再见瓦城》）中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今他又成了新晋导演，并且捧

出了本届的男配朱轩洋。

再加上本届获得最佳新演员胡智强、提名男配的李淳、提名女配的方郁婷，以及作为颁奖嘉宾出现的刘冠

廷、许光汉、王净、陈昊森、王渝萱，台湾年青一代里确实有不少好苗子，在演艺人才方面远强于香港影

业。但问题是，台湾需要一套品质性的作品以及更为强力的中生代乃至新生代导演将他们统合起来。

台湾电影和金马奖，不能继续依靠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侯孝贤，也不能完全依赖那个已经成为带头大哥

但有着固定创作周期的钟孟宏。台湾电影需要硬气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只知道咕咕叫的一笼鸟。


